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蒙、戚：生死穷通何处真？英明难遏是精神。微密久藏偏自露，幻中梦里

语惊人。】 

  【甲戌：贾珍尚奢，岂有不请父命之理？因敬□□□要紧，不问家事，故

得恣意放为。 

  若明指一州名，似若《西游》之套，故曰至中之地，不待言可知是光天

化日仁风德雨之下矣。不云国名更妙，可知是尧街舜巷衣冠礼义之乡矣。直

与第一回呼应相接。 

  今秦可卿托□□□□□□□□□□□□□理宁府，亦□□□□□□□□□□□□□凡

□□□□□□□□□□□□□□□□在封龙禁尉写乃褒中之贬，隐去天香楼一节，是不

忍下笔也。】〈按：甲戌本此页被对角撕去，故缺字甚多。此页原有三则评

语，第二则与本回庚辰本眉批同。今补。〉 

  【庚：此回可卿梦阿凤，盖作者大有深意存焉。可惜生不逢时，奈何奈

何！然必写出自可卿之意也，则又有他意寓焉。荣、宁世家未有不尊家训

者。虽贾珍尚奢，岂明逆父哉？故写敬老不管，然后恣意，方见笔笔周

到。】 

  话说凤姐儿自贾琏送黛玉往扬州去后，心中实在无趣，每到晚间，不过

和平儿说笑一回，就胡乱【甲戌侧批：“胡乱”二字奇。】睡了。 

  这日夜间，正和平儿灯下拥炉倦绣，早命浓薰绣被，二人睡下，屈指算

行程该到何处，【甲戌侧批：所谓“计程今日到梁州”是也。】不知不觉已

交三鼓。平儿已睡熟了。凤姐方觉星眼微蒙，恍惚只见秦氏从外走来，含笑

说道：“婶婶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儿们素日相好，我

舍不得婶子，故来别你一别。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诉婶子，别人未必中

用。”【甲戌侧批：一语贬尽贾家一族空顶冠束带者。】 



  凤姐听了，恍惚问道：“有何心事？你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

“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甲戌侧批：称得起。】连那些束带顶冠

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

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

【甲戌侧批：“倘或”二字酷肖妇女口气。】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

猢狲散’的俗语，【甲戌眉批：“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

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

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

无虞？”【甲戌侧批：非阿凤不明，该古今名利场中患失之同意也。】秦氏

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常保

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谓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

诸事都妥，只有两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则后日可保永全了。” 

  凤姐便问何事。秦氏道：“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

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

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

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

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

之事。如此周流，又无竞争，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

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

【蒙双行夹批：幻情文字中忽入此等警句，提醒多少热心人。】祭祀又可永

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

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

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蒙侧批：“瞬息繁华，一时欢

乐”二语，可共天下有志事业功名者同来一哭。但天生人非无所为，遇机

会，成事业，留名于后世者，办必有奇传奇遇，方能成不世之功。此亦皆苍

天暗中扶助，虽有波澜，而无甚害，反觉其铮铮有声。其不成也，亦由天



命。其好人倾险之计，亦非天命不能行。其繁华欢乐，亦自天命。人于其

间，知天命而存好生之心，尽已力以周旋其间，不计其功之成否，所谓心安

而理尽，又何患乎？一时瞬息，随缘遇缘，乌乎不可！】此时若不早为后

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甲戌眉批：语语见道，字字伤心，读此一

段，几不知此身为何物矣。松斋。】凤姐忙问：“有何喜事？”秦氏道：

“天机不可泄漏。【甲戌侧批：伏得妙！】只是我与婶子好了一场，临别赠

你两句话，须要记着。”因念道：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甲戌侧批：此句令批书人哭

死。甲戌眉批：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梅溪。】 

 

  凤姐还欲问时，只听二门上传事云牌连叩四下，将凤姐惊醒。人回：

“东府蓉大奶奶没了。”凤姐闻听，吓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

的穿衣，往王夫人处来。 

  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甲戌眉批：九个字写尽天香

楼事，是不写之写。庚辰眉批：可从此批。】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

一辈的，想他平日和睦亲密，【庚辰眉批：松斋云：好笔力。此方是文字佳

处。】下一辈的想他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慈老

爱幼【庚辰侧批：八字乃为上人之当铭于五衷。】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

【庚辰侧批：老健。】 

  闲言少叙，却说宝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孤凄，也不和人顽

耍，【甲戌侧批：与凤姐反对。淡淡写来，方是二人自幼气味相投，可知后

文皆非突然文字。】每到晚间便索然睡了。如今从梦中听见说秦氏死了，连

忙翻身爬起来，只觉心中似戮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来。

【甲戌侧批：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急

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为玉一叹！】袭人等慌慌忙忙上来搊（校者注：蒙



古王府本此处作“搂”）扶，问是怎么样，又要回贾母来请大夫。宝玉笑

道：“不用忙，不相干，【庚辰侧批：又淡淡抹去。】这是急火攻心，【甲

戌侧批：如何自己说出来了？】血不归经。”说著便爬起来，要衣服换了，

来见贾母，即时要过去。【庚辰眉批：如此总是淡描轻写，全无痕迹，方见

得有生以来，天分中自然所赋之性如此，非因色所感也。】袭人见他如此，

心中虽放不下，又不敢拦，只是由他罢了。贾母见他要去，因说：“才咽气

的人，那里不干净；二则夜里风大，明早再去不迟。”宝玉那里肯依。贾母

命人备车，多派跟从人役，拥护前来。 

  一直到了宁国府前，只见府门洞开，两边灯笼照如白昼，乱烘烘人来人

往，里面哭声摇山振岳。【甲戌侧批：写大族之丧，如此起绪。】宝玉下了

车，忙忙奔至停灵之室，痛哭一番。然后见过尤氏。谁知尤氏正犯了胃疼旧

疾，睡在床上。【甲戌侧批：妙！非此何以出阿凤！】【庚辰侧批：紧处愈

紧，密处愈密。】【庚辰眉批：所谓层峦叠翠之法也。野史中从无此法。即

观者到此，亦为写秦氏未必全到，岂料更又写一尤氏哉！】然后又出来见贾

珍。彼时贾代儒带领贾敕、贾效、贾敦、贾赦、贾政、贾琮、贾㻞、贾珩、

贾珖、贾琛、贾琼、贾璘、贾蔷、贾菖、贾菱、贾芸、贾芹、贾蓁、贾萍、

贾藻、贾蘅、贾芬、贾芳、贾兰、贾菌、贾芝等【庚辰侧批：将贾族约略一

总，观者方不惑。】都来了。贾珍哭的泪人一般，【甲戌侧批：可笑，如丧

考妣，此作者刺心笔也。】正和贾代儒等说道：“合家大小，远亲近友，谁

不知我这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

了。”说著又哭起来。众人忙劝道：“人已辞世，哭也无益，且商议如何料

理要紧。”【庚辰侧批：淡淡一句，勾出贾珍多少文字来。】贾珍拍手道：

“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蒙双行夹批：“尽我所有”，为媳妇

是非礼之谈，父母又将何以待之？故前此有思织酒后狂言，及今复见此语，

含而不露，吾不能为贾珍隐讳。】 

  正说著，只见秦业、秦钟并尤氏的几个眷属【甲戌侧批：伏后文。】尤



氏姊妹也都来了。贾珍便命贾琼、贾琛、贾璘、贾蔷四个人去陪客，一面吩

咐去请钦天监阴阳司来择日，推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后开丧送讣闻。

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单八众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化诸魂，

以免亡者之罪；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甲戌侧批：删却，是未删之笔。】

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然后停灵于会芳园中，灵前

另有五十众高僧、五十众高道，对坛按七作好事。那贾敬闻得长孙媳妇死

了，因自为早晚就要飞升，【庚辰侧批：可笑可叹。古今之儒，中途多惑老

佛。王梅隐云：“若能再加东坡十年寿，亦能跳出这圈子来。”斯言信

矣。】【蒙侧批：“就要飞升”的“要”，用得得当。凡“要”者，则身心

急切；急切之者，百事无成。正为后文作引线。】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红尘，

将前功尽弃呢，因此并不在意，只凭贾珍料理。 

  贾珍见父亲不管，亦发恣意奢华。看板时，几副杉木板皆不中用。可巧

薛蟠来吊问，因见贾珍寻好板，便说道：“我们木店里有一副板，叫做什么

樯木，【甲戌眉批：樯者，舟具也。所谓“人生若泛舟”而已，宁不可

叹！】出在潢海铁网山上，【甲戌侧批：所谓迷津易堕，尘网难逃也。】作

了棺材，万年不坏。这还是当年先父带来，原系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因他

坏了事，【蒙侧批：“坏了事”等字毒极，写尽势利场中故套。】就不曾拿

去。现今还封在店里，也没人出价敢买。你若要，就抬来罢了。”贾珍听

了，喜之不尽，即命人抬来。大家看时，只见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

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珰如金玉。大家都奇异称赏。贾珍笑问：“价值几

何？”薛蟠笑道：“拿一千两银子来，只怕也没处买去。什么价不价，赏他

们几两工钱就是了。”【甲戌侧批：的是阿呆兄口气。】贾珍听说，忙谢不

尽，即命解锯糊漆。贾政因劝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甲戌侧批：政

老有深意存焉。】殓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甲戌侧批：夹写贾政。】

【甲戌眉批：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壶奥！】此时贾珍

恨不能代秦氏之死，这话如何肯听。【蒙侧批：“代秦氏死”等句，总是填



实前文。】 

  因忽又听得秦氏之丫鬟名唤瑞珠者，见秦氏死了，他也触柱而亡。【甲

戌侧批：补天香楼未删之文。】此事可罕，合族中人也都称赞。贾珍遂以孙

女之礼殓殡，一并停灵于会芳园中之登仙阁。小丫鬟名宝珠者，因见秦氏身

无所出，乃甘心愿为义女，誓任摔丧驾灵之任。贾珍喜之不尽，即时传下，

从此皆呼宝珠为小姐。那宝珠按未嫁女之丧，在灵前哀哀欲绝。【甲戌侧

批：非恩惠爱人，那能如是？惜哉可卿，惜哉可卿！】于是，合族人丁并家

下诸人，都各遵旧制行事，自不敢紊乱。【甲戌侧批：两句写尽大家。】 

  贾珍因想着贾蓉不过是个黉门监，【庚辰侧批：又起波澜，却不突

然。】灵幡经榜上写时不好看，便是执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甲

戌侧批：善起波澜。】可巧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宫掌宫内相戴

权，【甲戌侧批：妙！大权也。】先备了祭礼遣人来，次后坐了大轿，打伞

呜锣，亲来上祭。贾珍忙接着，让至逗蜂轩【甲戌侧批：轩名可思。】献

茶。贾珍心中打算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说要与贾蓉捐个前程的话。戴权会

意，因笑道：“想是为丧礼上风光些？”【甲戌侧批：难得内相机括之快如

此。】贾珍忙笑道：“老内相所见不差。”戴权道：“事倒凑巧，正有个美

缺。如今三百员龙禁尉短了两员，昨日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现拿了一

千五百两银子，送到我家里。你知道，咱们都是老相与，不拘怎么样，看着

他爷爷的分上，胡乱应了。【甲戌侧批：忙中写闲。】还剩了一个缺，谁知

永兴节度使冯胖子来求，要与他孩子捐，我就没工夫应他。既是咱们的孩子

【甲戌侧批：奇谈，画尽阉官口吻。】要捐，快写个履历来。”贾珍听说，

忙吩咐：“快命书房里人恭敬写了大爷的履历来。”小厮不敢怠慢，去了一

刻，便拿了一张红纸来与贾珍。贾珍看了，忙送与戴权。看时，上面写道： 

 

    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年二十岁。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

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乙卯科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



珍。 

 

戴权看了，回手便递与一个贴身的小厮收了，说道：“回来送与户部堂官老

赵，说我拜上他，起一张五品龙禁尉的票，再给个执照，就把那履历填上，

明儿我来兑银子送去。”小厮答应了，戴权也就告辞了。贾珍十分款留不

住，只得送出府门。临上轿，贾珍因问：“银子还是我到部兑，还是一并送

入老内相府中？”戴权道：“若到部里，你又吃亏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银

子送到我家里就完了。”贾珍感谢不尽，只说：“待服满后，亲带小犬到府

叩谢。”于是作别。 

  接着，便又听喝道之声，原来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来了。【甲戌侧批：

史小姐湘云消息也。】王夫人、邢夫人、凤姐等刚迎入上房，又见锦乡侯、

川宁侯、寿山伯三家祭礼摆在灵前。少时，三人下轿，贾政等忙接上大厅。

如此亲朋你来我去，也不能胜数。只这四十九日，【庚辰侧批：就简去

繁。】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漫人来人往，【甲戌侧批：是有服亲朋并家下人

丁之盛。】花簇簇官去官来。【甲戌侧批：是来往祭吊之盛。】 

  贾珍命贾蓉次日换了吉服，领凭回来。灵前供用执事等物，俱按五品职

例。灵牌疏上皆写“天朝诰授贾门秦氏恭人之灵位”。会芳园临街大门洞

开，旋在两边起了鼓乐厅，两班青衣按时奏乐，一对对执事摆的刀斩斧齐。

更有两面朱红销金大字牌对竖在门外，上面大书：“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

卫龙禁尉”。对面高起著宣坛，僧道对坛榜文，榜上大书：“世袭宁国公冢

孙妇、防护内廷御前侍卫龙禁尉贾门秦氏恭人之丧。【庚辰眉批：贾珍是乱

费，可卿却实如此。】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承运太平之国，【庚辰眉

批：奇文。若明指一州名，似若《西游》之套，故曰至中之地，不待言可知

是光天化日仁风德雨之下矣。不云国名更妙，可知是尧街舜巷衣冠礼义之乡

矣。直与第一回呼应相接。】总理虚无寂静教门僧录司正堂万虚、总理元始

三一教门道录司正堂叶生等，敬谨修斋，朝天叩佛”，以及“恭请诸伽蓝、



揭谛、功曹等神，圣恩普锡，神威远镇，四十九日消灾洗业平安水陆道场”

等语，亦不消繁记。 

  只是贾珍虽然此时心意满足，【蒙侧批：可笑。】但里面尤氏又犯了旧

疾，不能料理事务，惟恐各诰命来往，亏了礼数，怕人笑话，因此心中不自

在。当下正忧虑时，因宝玉【甲戌侧批：余正思如何高搁起玉兄了。】在侧

问道：“事事都算安贴了，大哥哥还愁什么？”贾珍见问，便将里面无人的

话说了出来。宝玉听说笑道：“这有何难，我荐一个人【甲戌侧批：荐凤姐

须得宝玉，俱龙华会上人也。】与你权理这一个月的事，管必妥当。”贾珍

忙问：“是谁？”宝玉见座间还有许多亲友，不便明言，走至贾珍耳边说了

两句。贾珍听了喜不自禁，连忙起身道：“果然安贴，如今就去。”说著拉

了宝玉，辞了众人，便往上房里来。 

  可巧这日非正经日期，亲友来的少，里面不过几位近亲堂客，邢夫人、

王夫人、凤姐并合族中的内眷陪坐。闻人报：“大爷进来了。”唬的众婆娘

唿的一声，往后藏之不迭，【甲戌侧批：数日行止可知。作者自是笔笔不

空，批者亦字字留神之至矣。】独凤姐款款站了起来。【庚辰侧批：又写凤

姐。】贾珍此时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则过于悲痛了，因拄拐踱了进来。邢夫

人等因说道：“你身上不好，又连日事多，该歇歇才是，又进来做什么？”

贾珍一面扶拐，【庚辰侧批：一丝不乱。】扎挣着要蹲身跪下请安道乏。邢

夫人等忙叫宝玉搀住，命人挪椅子来与他坐。贾珍断不肯坐，因勉强陪笑

道：“侄儿进来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婶子并大妹。”邢夫人等忙问：“什么

事？”贾珍忙道：“婶子自然知道，如今孙子媳妇没了，侄儿媳妇偏又病

倒，我看里头着实不成个体统。怎么屈尊大妹妹一个月，【庚辰侧批：不见

突然。】在这里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庚辰侧批：阿凤此刻心痒

矣。】邢夫人笑道：“原来为这个。你大妹妹现在你二婶子家，只和你二婶

子说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个小孩子【庚辰侧批：三字愈令人可爱

可怜。】家何曾经过这样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话，倒是再烦别人



好。”贾珍笑道：“婶子的意思侄儿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劳苦了。若说料理

不开，我包管必料理的开，便是错一点儿，别人看着还是不错的。从小儿大

妹妹顽笑着就有杀伐决断，【庚辰侧批：阿凤身份。】如今出了阁，又在那

府里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我想了这几日，除了大妹妹再无人了。婶子不

看侄儿、侄儿媳妇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罢！”说著滚下泪来。【庚辰侧

批：有笔力。】 

  王夫人心中怕的是凤姐未经过丧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耻笑。今见贾

珍苦苦的说到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几分，却又眼看着凤姐出神。那凤姐素

日最喜揽事办，好卖弄才干，虽然当家妥当，也因未办过婚丧大事，恐人还

不伏，巴不得遇见这事。今见贾珍如此一来，他心中早已欢喜。先见王夫人

不允，后见贾珍说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动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哥说

的这么恳切，太太就依了罢。”王夫人悄悄的道：“你可能么？”凤姐道：

“有什么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经大哥哥【庚辰旁批：王夫人是悄言，凤姐

是响应，故称“大哥哥”。】料理清了，【庚辰侧批：已得三昧矣。】不过

是里头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道的，问问太太就是了。”【甲戌侧批：胸

中成见已有之语。】王夫人见说的有理，便不作声。贾珍见凤姐允了，又陪

笑道：“也管不得许多了，横竖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这里先与妹妹行

礼，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里去谢。”说著，就作揖下去，凤姐儿还礼不

迭。 

  贾珍便忙向袖中取了宁国府对牌出来，命宝玉送与凤姐，又说：“妹妹

爱怎样就怎样，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取去，也不必问我。只求别存心替我省

钱，只要好看为上；二则也要同那府里一样待人才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

只这两件外，我再没不放心的了。”凤姐不敢就接牌，【蒙双行夹批：凡有

本领者断不越礼。接牌小事而必待命于王夫人也，诚家道之规范，亦天下之

规范也。看是书者不可草草从事。】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哥哥既

这么说，你就照看照看罢了。只是别自作主意，有了事，打发人问你哥哥、



嫂子要紧。”宝玉早向贾珍手里接过对牌来，强递与凤姐了。又问：“妹妹

住在这里，还是天天来呢？若是天天来，越发辛苦了。不如我这里赶着收拾

出一个院落来，妹妹住过这几日倒安稳。”凤姐笑道：“不用。【甲戌侧

批：二字句，有神。】那边也离不得我，倒是天天来的好。”贾珍听说，只

得罢了。然后又说了一回闲话，方才出去。 

  一时女眷散后，王夫人因问凤姐：“你今儿怎么样？”凤姐儿道：“太

太只管请回去，我须得先理出一个头绪来，才回去得呢。”王夫人听说，便

先同邢夫人等回去，不在话下。 

  这里凤姐儿来至三间一所抱厦内坐了，因想：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

东西；第二件，事无专责，临期推委；第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第四

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钤束，无脸者不

能上进。【甲戌眉批：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

书于三十年后，令余悲痛血泪盈面。】【庚辰眉批：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

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此五件实是宁国府中风俗。不知凤

姐如何处治，且听下回分解。【甲戌眉批：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

节，少去四五页也。】 

 

  正是： 

    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蒙：五件事若能如法整理得

当，岂独家庭，国家天下治之不难。】 

  【甲戌：“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

家后事二件，的是安富尊荣坐享人不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行，其言其意则

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 

  【庚辰：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心也，叹叹！壬午

春。】 

  【蒙回末总评：借可卿之死，又写出情之变态，上下大小，男女老少，



无非情感而生情。且又藉凤姐之梦，更化就幻空中一片贴切之情，所谓寂然

不动，感而遂通。所感之象，所动之萌，深浅诚伪，随种必报，所谓幻者此

也，情者亦此也。何非幻，何非情？情即是幻，幻即是情，明眼者自见。】 

 


